
第４０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８年９月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３
Ｓｅｐｔ．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李亚舒 （１９３６－），男，中国科学院教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新名词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科学

翻译学、科学翻译史、术语翻译。Ｅｍａｉｌ：ｌｉｙａｓｈｕ＠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

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视角下的

术语翻译方法研究

李亚舒１，徐树德２

（１．中国科学院 国际合作局，北京１００８６４；２．江苏徐州信达咨询翻译公司 顾问处，徐州２２１００９）

摘要：术语翻译是将原语术语的语言符号转变为译语术语语言符号的思维过程，故而术语翻译必

然会受到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的制约。从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视角，对术

语翻译的 “现有译法”和 “找译译法”进行了探讨。认为：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论断是 “现

有译法”的理论基础；索绪尔语言符号不变性论断是 “找译译法”的理论基础；“找译译法”适

用于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现有译法”适用于无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将 “现

有译法”误用到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是造成目前术语翻译难，术语误译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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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索氏语言学与术语翻译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世界最著名、影响最

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他所提出的语言符号任意性

和不变性论断，看似相互矛盾、无法调和，但对于

现代语言学的确立与发展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是构建现代语言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

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术语翻译是将原语术语的语言

符号转变为译语术语语言符号的思维过程，通过翻

译所获得的与原语术语语言符号相对应的译语术语

语言符号是这一思维过程的直接产物。故而术语翻

译必然会受到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的制约。因

此，全面、准确理解索绪尔有关语言符号任意性与

不变性的论述，对于正确认识、深入探讨术语翻译

方法及其适用条件等术语翻译的基本问题，无疑都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然而，在如何立足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

变性视角，对术语 “现有译法”和 “找译译法”

进行理论分析，探索二者的关系，厘清二者的适用

条件等方面，囿于笔者视野，至今未见有人论及。

笔者尝试将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理论用

之于这两种术语翻译方法的研究，希望能为术语翻

译敲开一扇新的研究之门。

在本文中，“现有译法”指的是术语直译、意

译、音译、形译 （亦称象译）、音意兼译或借用

等翻译方法的统称，因其在现有的诸多翻译专著、

论文乃至翻译教科书中常有论及，故称 “现有

译法”；“找译译法”指的是依据原语术语的概念内

涵，通过适当的方法，直接从译语专业文献中找出

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译语对应词的术语翻译方法。

二、循规蹈矩，何以致误

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在 《普通

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对此做出了如下解释：“能指

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

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

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１］１０２－１０４继

而，他又举例说：“例如‘姊妹’的观念在法语里

同用来做它的能指的 ｓ ｒ（ｓｕｒ）这串声音没
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它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

表示。”［１］１０７

既然索绪尔认为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

的”，继而推断出 “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并且举

例说明，“姊妹”既可以用 “ｓ ｒ（ｓｕｒ）这串
声音”，“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那么，

岂不是说每一概念 （所指），都可以任意拥有多种

名称 （能指）吗？对于术语翻译而言，岂不是说

每一概念 （所指），都可以任意翻译成多种译名

（能指）吗？于是乎，一些译者在翻译专业文献

时，遇到双语词典查不到的专业术语，就采用

“现有译法”，或直译、或意译、或音译、或形译、

或音意兼译，直接将原语术语翻译成译语术语，并

且不加任何说明便放入到自己的译文中。据近年发

表的术语纠错论文提供的资料，仅同一个汉语术语

被不同译者采用 “现有译法”翻译成几种，甚至

十几种英文术语，刊登于各种正式出版物广为流

传，且均为误译的情况屡见不鲜。现将近年发表的

术语纠错论文披露出的正式出版物中出现的术语误

译译名实例列表如下，以证其实。

表１　出版物中术语误译译名实例
Ｔａｂ．１　Ｍｉ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ｔｅｒｍｓ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原语术语 不同译者采用“现有译法”给出的术语误译译名实例 纠错论文给出的正确译名

全连铸

ｗｈｏｌｌ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ｆｕｌ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ａｓｔｉｎｇ；ｆｕｌｌＣＣ；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ｆｕｌｌ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ｆｕｌｌｙＣＣ；ｔｏｔ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ｌ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ｆｕｌｌ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ｓｔｉｎｇ。共计１４例。

１００％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２］

多炉连浇
ｍｕｌｔｉｈｅａ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ｈｅａｔ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ｂａｃｋｔｏｂａｃｋｃａｓｔｉｎｇ。
共计３例。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３］

法定代表人 ｌｅｇ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ｄｅｐｕｔｙ；ｌｅｇ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共计４例。 ｃｈｉｅｆ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ｆｆｉｃｅｒ［４］

　　以上表１中所列术语误译译名实例均摘自正式
出版物，其中不乏我国核心专业期刊。误译译名的

译者均为相关专业的专业人士，其中不乏高工、教

授等高级职称者，有的还具有国外留学或研究的背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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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应该说他们既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又具有相

当的英文水平。他们在翻译上述专业术语时，既遵

循索绪尔认定的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

“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语言学之规，又蹈术语 “现

有译法”翻译方法之矩。但是为什么如此翻译出

的译名却错误百出呢？

笔者认为：这既非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之错，亦

非 “现有译法”本身之误。关键是无论什么理论，

包括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理论，都不能放之四

海而皆准；无论什么翻译方法，包括 “现有译法”

和 “找译译法”，总会受其适用条件的制约。因

此，考察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的真谛，探索

“现有译法”和 “找译译法”的理论依据，既是解

开术语翻译 “循规蹈矩，何以致误”的一把钥匙，

又是正确认识 “现有译法”和 “找译译法”适用

条件并将其运用到术语翻译实践中的必要前提。

三、“现有译法”———语言符号任意

性视角下的术语翻译方法

研究的目的不同，术语的分类亦不同。按专业

研究分类，术语可分为数、理、化术语等；按语种

研究分类，术语可分为汉、英、俄术语等；按概念

含义多寡研究分类，术语可分为单义、双义、多义

术语等。但就术语翻译研究而言，从索绪尔语言符

号任意性和不变性视角去观察，笔者以为还是按原

语术语在译语专业文献中有无对应的译语术语，将

其分为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和无译语对应词的

原语术语为好。

由于地域分布、科技发展和语言文化等的差

异，原语国家、原语民族中已有的原语术语，在译

语国家、译语民族中未必都有与之对应的译语术

语。因此，对于那些在译语中尚无对应译语术语的

原语术语，即在诸多情况下人们称之为新词的原语

术语，任何译者或相关专业人员都有权依据索绪尔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语言符号是任意

的”语言学规则和原语术语概念的本质特征，选

用译语国家、译语民族喜闻乐见的用词习惯和表达

方式，采用或直译、或意译、或音译、或形译、或

音意兼译等的 “现有译法”，为其创译译名。由于

在此期间这些创译的译名仅为个别人首先提出，其

本身具有推荐、试用的性质，且仅在部分人群中得

以传播与使用，尚未形成社会共识，故这一阶段称

之为术语译名推荐期。

以英文ｚｅｂｒａ的汉译为例。ｚｅｂｒａ现译斑马，是
非洲的特产，故起初我国无对应之的汉语术语。当

国人在国外见到ｚｅｂｒａ，或在外文资料中看到 ｚｅｂｒａ
的介绍，并想将其介绍到国内时，赋之一合适译名

是必须的。此乃是华人圈跨越１８００余年不断有人
赋予ｚｅｂｒａ不同译名的重要动力之一。

据范守义考证［５］，严复认为 ｚｅｂｒａ即为 《汉

书》中的 “天马”。由于 《汉书》成书约为公元

７０年，如此一来，“天马”应为 ｚｅｂｒａ的第一个译
名。公元１４１５年，陈诚在 《西域番国记》中将一

种 “头耳似驴，马蹄驴尾，遍身纹彩，黑白相间”

的动物称之 “花兽”，此乃可谓是 ｚｅｂｒａ的第二个
译名。在此后约５００年的时间段内，有文字明确记
载的，先后有旅游者、出使者、文人墨客分别将

ｚｅｂｒａ翻译成了 “福鹿”“花驴”“斑驴”“斑马”

“花马”“花条马”“芝不拉”等。从 《汉书》给出

ｚｅｂｒａ的第一个译名 “天马”，至 ２０世纪初，约
１８００余年间，先后有９种 ｚｅｂｒａ的推荐译名出现。
在此期间出现的各种推荐译名，有按其吉祥义称之

者，“天马”“福鹿”是也；有按其花斑纹路加中心

词 “驴”或 “马”称之者，“花驴”“斑驴”“斑

马”“花马”“花条马”是也；亦有按 ｚｅｂｒａ的发音
称之者，“芝不拉”是也。以上采用 “现有译法”

为ｚｅｂｒａ创译出的各种推荐译名，在长达１８００余
年间的术语译名推荐期内，先后出现，长期共存，

此消彼长，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不同的人群中，承

担着汉语指称ｚｅｂｒａ这一动物的重任，充分体现了
索绪尔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语言符

号是任意的”这一精辟论断。同时也证明了 “现

有译法”在译名尚未约定俗成、达成社会共识之

前的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和用之产生出８种栩栩
如生推荐译名和１种循声称物推荐译名的旺盛产出
能力。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论断在翻译无译语对

应词原语术语所表现出的极端重要性和天然合理性

就在于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为原语术

语 “创译”出与之对应的、可供选择的译语术语，

从而为 “现有译法”提供了理论支撑，使 “现有

译法”成为了无译语对应词原语术语的唯一翻译

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论

断是 “现有译法”的理论基础，当属实至名归。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以索绪尔语言符号任

意性理论为支撑的 “现有译法”是一柄双刃剑。

一方面，它能使人广开思路，为概念 （所指）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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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出尽可能多可供选择的术语推荐译名 （能指）；

另一方面，它会造成同一概念 （所指），同一原语

术语具有几种，乃至十几种译名。如以上的 ｚｅｂｒａ
汉译例，同一种动物，在译名推荐期内竟有９种译
名。由此一来造成的译名 （能指）泛化，必然会

导致译名 （能指）混乱，从而直接影响到术语最

基本的称名和交际功能。为了减轻术语译名推荐期

内同一原语术语可能具有多种译名引发的混乱，一

些学者提出了积极的应对之策。如郑述谱提出了

“不译法”“试译法”“定义法”“连缀法”等。这

几种方法虽各有优点，但笔者以为其中尤以 “试

译法”为佳。现摘录于下，供译者在翻译术语译

名推荐期的原语术语时参考。“‘试译法’是指在术

语译文之后，或标出‘又译……’，或附上原文。这

样做等于告诉读者，现有的翻译仅仅是一种可供选

择的方案之一。附以原文，是给有条件的读者查对

原文提供方便。这其中还有对更好翻译的期待，体

现出一种商量、切磋的态度。”［６］

尽管上述 “不译法”“试译法”“定义法”“连

缀法”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术语译名推荐期内

同一原语术语具有多种译名引发的混乱，但仅为减

轻而已。只要同一原语术语存在多种译名，由此产

生的译名混乱就必然存在。而要从根本上消除同一

原语术语具有多种译名导致的混乱，唯一的方法就

是通过优胜劣汰，对这些多种译名进行约定俗成，

从中优选出最符合译语国家、译语民族语言习惯，

最能为译语社会广泛接受的名称，作为原语术语通

用、规范的正式术语译名。这就正如索绪尔所说：

“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

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

为基础的。”［１］１０７

四、“找译译法”———语言符号不变性

视角下的术语翻译方法

从２０世纪初至今的百余年间，中外交流日益
频繁，中外合作日趋密切。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后，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远距离的信息沟通、信息

交流、信息传递，犹如直接晤面般快捷、方便。与

此同时，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国术语学

研究日益深入，术语学建设日益加强；加之，各专

业人士和翻译人员对术语翻译规律的认识和翻译技

巧的掌握日渐成熟，术语译名的定名时间大为缩

短。一些指称新事物、新科技、新概念的原语术

语，如近年的 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Ｚｉｋａｖｉｒｕｓ等，甚至直接
跨越了术语译名推荐期，一译定名，分别被翻译成

了 “蓝牙”和 “塞卡病毒”。由此一来，这些指

称新事物、新概念的原语术语也就成了有译语对应

词的原语术语。如果再加上各专业过去几十年，甚

至上百年累积下来的数量庞大的有译语对应词的原

语术语，这样，在各专业中，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

术语数量远远大于无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数量，

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正是由于这些原语术语在译语专业文献中已有

了与之对应的通用、规范的译语术语，并且这些

“译语术语在译语国家、译语民族中已约定俗成，

已广为使用，已深深植根于译语专业文献中，故而

用其作为原语术语的译名，不仅含义准确，而且易

于为译语国家、译语民族所理解和接受”［７］。因

此，在翻译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时，应尊重译

语国家、译语民族专业文献中这些业已存在的译语

术语，采用 “找译译法”，直接从译语专业文献中

“找出”这些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译语术语为我所

用，而绝不应采用 “现有译法”，为同一原语术语

再 “创译”出新的译语术语，去代替和改变译语

国家、译语民族专业文献中这些业已存在的译语

术语。

也许是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思想光

辉过于耀眼，人们在将索绪尔语言学应用到术语翻

译研究时，过多地注意到了语言符号任意性及其在

该理论支撑下的 “现有译法”，甚至在术语翻译实

践中错误地扩大了 “现有译法”的适用范围，将

其误用于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其主要表

现就是：在翻译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时，无视

那些在译语国家、译语民族中已约定俗成，已广为

使用，已深深植根于译语专业文献中的与原语术语

相对应的译语术语，而企图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

用词习惯，采用 “现有译法”为同一概念的原语

术语 “创译”出新的译语术语，来取代和改变译

语国家、译语民族通过优胜劣汰、约定俗成最终选

定的译语术语，从而在事实上否定了索绪尔提出的

语言符号不变性理论及其在该理论支撑下的 “找

译译法”。其实，就术语翻译而言，索绪尔提出的

语言符号不变性理论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语言符

号任意性理论的重要性。请看以下索绪尔对语言符

号不变性原则的相关论述：

“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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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

由的，而是强制的。语言并不同社会大众商量，它

所选择的能指不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这一事实似

乎包含着一种矛盾，我们可以通俗地叫做‘强势的

牌’。人们对语言说：‘你选择吧！’但是随即加上一

句：‘你必须选择这个符号，不能选择别的。’已经

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

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

主权。”［１］

“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

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 （我

们在下面可以看到，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

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１］

十分清楚，索绪尔在以上的论述中所强调的

“强势的牌”“你必须选择”的 “这个符号”，“已

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

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

权”，“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

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索

绪尔语言符号不变性原则与上面所论及的 “在翻

译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时，我们应尊重译语国

家、译语民族专业文献中这些业已存在的译语术

语，采用‘找译译法’，直接从译语专业文献中‘找

出’这些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译语术语为我所用；

而绝不应采用‘现有译法’，为同一原语术语再

“创译”出新的译语术语，去代替和改变译语国

家、译语民族专业文献中这些业已存在的译语术

语”是完全吻合的。

然而，在我国术语翻译实践中，忽视乃至蔑视

索绪尔所说的 “强势的牌”、“你必须选择”的

“这个符号”、“已经选定的东西”的情况，甚至采

用 “现有译法”，“创译”出新的译名去代替和改

变索绪尔所说 “强势的牌”、“你必须选择”的

“这个符号”、“已经选定的东西”的情况却屡见不

鲜。以我国钢铁工业最重要的术语之一，甚至连普

通百姓也耳熟能详的 “钢材”英译为例。现代钢

铁工业发展史告诉人们，英美现代钢铁工业的形成

至少可追溯到１９世纪末叶。“钢材”是现代钢铁工
业的最主要产品，由此推论，英美现代 “钢材”

概念的形成至少已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
英美用以指称 “钢材”概念的英文名称可能有所

变化，但现在肯定早已经过优胜劣汰、约定俗成，

形成了英美国家、英美民族通用、规范的 “钢材”

英文名称，即索绪尔所说的 “强势的牌”、“你必

须选择”的 “这个符号”、“已经选定的东西”。

因此，在翻译英美国家、英美民族中已有通用、规

范英文名称的汉语术语———“钢材”时，应抱着尊

重，甚至敬畏的态度，来对待英美国家、英美民族

早已约定俗成的 “钢材”英文名称，采用拿来主

义的办法，直接从英文原版钢铁专业文献中 “找

出”与汉语 “钢材”相对应的通用、规范的英文

名称。而绝不能仍然还像翻译在英美国家、英美民

族中尚无通用、规范英文名称的汉语术语那样，采

用 “现有译法”，为英美国家、英美民族 “创译”

出汉语术语 “钢材”的英文名称。然而遗憾的是，

根据笔者调研，至少是在 １９７８年起至今的 ４０年
间，我国翻译界和钢铁界相关人士在将诸多公开出

版物中的汉语术语 “钢材”翻译成英文时，却根

本没有考虑英文原版钢铁专业文献中是否已存在索

绪尔所说的与汉语 “钢材”相对应的 “强势的

牌”、“你必须选择”的 “这个符号”或 “已经选

定的东西”，更谈不上去认真查阅一下英文原版钢

铁专业文献，从中 “找出”与汉语 “钢材”相对

应的英文名称，而是一律采用目前广为流行的

“现有译法”，或直译，或意译，为汉语 “钢材”

“创译”出了至少５个英文译名，即 ｓｔｅｅ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ｔｅ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ｓｔｅｅｌｓｔｏｃｋ、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ｅｅｌ、ｒｏｌｌ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分别见之于１９７８年版 《汉英词典》［８］、

１９９３年版 《汉英大辞典》［９］、２００１年版 《汉英冶金工
业词典》［１０］、２００２年版 《现代汉语词典 （汉英双语

版）》［１１］、２０１４年版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 （第
三册）》［１２］）。２０１４年８月，《匪夷所思，确乎存在：
“钢材”误译评析》［１３］一文在我国钢铁专业核心期刊

《中国冶金》上发表。该文遵循英文术语应以英文专

业文献，尤其应以权威英文专业标准为准的基本准

则，采用 “找译译法”，对包括国际标准ＩＳＯ６９２９—
１９８７：Ｓｔｅ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钢
产品定义与分类）在内的大量英文原版钢铁专业文献

进行了广泛研读，从中 “找出”并论证了英美国家、

英美民族通用、规范的 “钢材”英文名称应为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ｓｔｅ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亦可依据语境简称为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而我国翻译界和钢铁界相关人士，历经４０
年，采用 “现有译法”所 “创译”的 “钢材”５个英
文译名ｓｔｅｅ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ｔｅ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ｓｔｅｅｌｓｔｏｃｋ、
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ｅｅｌ、ｒｏｌｌ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竟然全系误译。是上
述采用 “现有译法”翻译 “钢材”的人员水平低

吗？不是，这些人员中既有翻译界又有钢铁界人士，

且不乏高级职称者，可谓最佳组合。是上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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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译法”翻译 “钢材”历经的时间短吗？也不

是，４０年的时间，可谓宽裕有余。尽管条件如此优
越，４０年却未能将一个内涵明确易懂、百姓耳熟能
详的 “钢材”翻译正确。此例充分说明：翻译方法

不对，即将 “现有译法”误用于有译语对应词原语

术语———“钢材”的翻译，是造成 “钢材”误译的

根本原因。同时，此例也有力地昭示出：索绪尔语

言符号不变性论断在翻译有译语对应词原语术语时

所表现出的极端重要性和天然合理性，就在于它能

很好地阐明了只有译语国家、译语民族通过优胜劣

汰、约定俗成最终选定的词语 （能指），即索绪尔

所说的 “强势的牌”、“你必须选择”的 “这个符

号”或 “已经选定的东西”，才是真正与原语术语

相对应的通用、规范的译语术语。这就为 “找译译

法”提供了理论支撑，使 “找译译法”成为了有译

语对应词原语术语的唯一翻译方法。从这个意义上

说，索绪尔语言符号不变性论断是 “找译译法”的

理论基础，就如同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论断是

“现有译法”的理论基础一样，同样当属实至名归。

五、结束语

术语翻译难［６］，术语误译多［１４］，目前已成为

制约应用文本翻译质量的一个瓶颈。然而，究其原

委，依据现有文献观之，不外是：或翻译态度不

端，或专业知识欠缺，或语言水平偏低，或翻译技

巧阙如等。鉴于此，本文从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

和不变性视角，分别以在历史上跨越 １８００余年，
所得９个推荐译名的 ｚｅｂｒａ汉译实践和在现实中长
达４０年，所得５个推荐译名全系误译的 “钢材”

英译实践，探讨了 “现有译法”和 “找译译法”

的适用范围，指出 “现有译法”适用于译语文献

中尚无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的翻译；“找译译法”适

用于译语文献中已有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误将

“现有译法”用之于译语文献中已有对应词的原语

术语翻译，才是造成目前术语翻译难，术语误译多

的根本原因。对此，应引起翻译界人士的足够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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